
好想把你的頭抓去撞牆 

  

不要追問臼齒和石頭何者更加硬派 

進食是必要的，但流血不是 

不要為了遙遠星辰筆直的光線 

輕易折斷自己的人生 

更重要的，不要去思考，帶上腦袋出門 

其正確用途 

單純讓你看起來比別人更高 

  

記著，不要承認你被訓練成另個平庸的人 

攤開一張客觀中立的地圖 

抹去所有路線的差異，這空白的方向感 

倏忽走過上一個十年，我們成長的時代 

沉淪的夕陽注視著這座島嶼最後的光輝 

在愛人、海水與天空之間 

你選擇了錢 

  

曾有那個時刻，你隨月光爬上高聳的拒馬 

警棍的雨點中，你搶下對方的盾牌 

如果不能確實改變些甚麼 

綻開肉身的痛楚，至少贖回暫時的良心 

然而，這一切都失敗了，工作，戀愛 

下班以後的動物性感傷 

貫穿了腦袋中一片片空白 

  

別再提及反抗，你背上的公寓這麼說著 

別再同情他人，你年老的父母更要照顧 

社會啊是你所裝配過最複雜的管線 

從這頭進去，不一定從那頭出來 

黑暗的通道裡你不停奔跑著，愧疚著 

身後大逆光閃現平生的過錯 

但沒有一個人從中向你走來 

  

三十歲以前 

拾荒者的手電筒把你投向城市的陰暗面 

斑馬線上，等待出發的新鮮人 

沒有想過可能世界裡跪著走的習俗 



縱使你穿過街道像一隻邋遢的老鼠 

金錢、食物與保險套 

當你落下時把你接住 

  

三十歲以後 

你是同個模子裡混出來的磚塊 

在牆的行列間假裝更為堅強 

牆面上，舊相片晾著往年失敗的革命 

而雞蛋碎在你的身上，一次又一次 

洗不去的卵黃已全無痛楚 

我的絕望，好想把你的頭抓去撞牆 

 


